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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不离开北京，不离开那个圈子，那我会是什么样呢？

　　对于那里的一切，该忘的我早已经忘掉，我不打算让那段狂热而幼稚的岁月
影响我现在的生活，但——那些忘不掉的呢？

　　我抱着琴呆坐了一上午，但就是抓不住近乎飘渺的那一丝灵感。肚子饿得直
叫唤，但哥们我得顶住，那调子就在嘴边上，我就不信抓不住你！

　　接着呆坐，连老蚂蚱窜进来我都不知道。等我注意到他的时候这傻波依已经

　　鬼鬼祟祟的把我仅剩下的一袋方便面给干嚼完了。

　　“我操，你他妈属耗子啊？我就剩那一袋儿了，还等着救命呢！”

　　老蚂蚱姓胡，自称生在楚地，是霸王的后代。他在圈子里是公认的歪材，对
摇滚乐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来北京混了好几年却丝毫见不到出头的迹象。

　　被我损了一句，他不以为然的傻笑着从地上捡起一个烟头点着吸了一口：
“那不是正好？哥们都鸡巴快饿死了，算我欠你一命……喂，上次那事儿怎么样
了？”

　　我往乱成一堆的床上一躺：“你丫就不会写点好词儿？什么鸡巴部份土豆进

　　城，我他妈还萝卜下乡呢～～人家说了，您的词儿比较超现代，除了精神病

　　院的那帮傻逼没人会听。“

　　大蚂蚱吐了口烟，把烟屁股狠狠往地上一摔：“操，我他妈就知道～～～那
你的歌儿呢？他们要没？”

　　我点点头：“就要了两个。”

　　“操！就知道你小子行，钱呢？一个歌儿买了多少？”（注一）

　　“三百。”我盯着天花板。

　　“快快！请我搓一顿！”大蚂蚱凑过来：“哥们都一个月没沾荤腥了。”

　　“交房租了。”我还是看着天花板。

　　“哎～～”他叹气一声，在我旁边躺下：“得～～希望破灭～～”

　　两人一时无话，过了一会，蚂蚱小声说：“金子，哥们儿实在顶不住了～～
帮我找一酒吧混两天吧，好歹混两盒烟钱……”

　　“再说吧。”我坐起来，顺手抄起琴捏了几个和弦：“对了蚂蚱，最近写什
新歌没？”

　　“操，还他妈写个屁啊，断好几顿了都，功都没练。”说着他把我手里的吉
它接过去：“咱俩练练。”

　　闲着也是闲着，我翻身坐到合成器前：“老路子，两次过后升半调。”蚂蚱
点点头，把吉它音色调成金属，然后把脑袋轻轻点了四下，在我铺垫的弦乐和弦

　　中开始ＳＯＬＯ。

　　还没走完一遍，院子里就传来叫骂声：“他妈干嘛那？丫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蚂蚱松开吉它嘴里咒骂着把窗户关上：“我操你大爷！”

　　我没有了兴致，懒洋洋的回到床上躺下：“蚂蚱，晚上有事儿没？”

　　“能有什么事儿～～干嘛？”

　　“陪我到我姨家借钱去，我想回沈阳。”

　　蚂蚱跳了起来：“你干什么？放弃了？”

　　我摇摇头：“也说不上放弃，就想回家看看。”

　　蚂蚱重新躺下：“金子……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灌张专辑啊？我可真有点

　　挺不住了……我一听说哪个队被发行公司拉去做小样我就上火……金子，你
说我这辈子能混出来么？“

　　“有什么混不出来的？”我从床垫下面摸出两根被压扁的烟，递给他一根：
“窦唯老武他们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吗个，其实你写的歌都很棒，你到现在还没
出来，只是因为还没遇到机会，只要有了机会肯定能红！”

　　蚂蚱笑了，双眼死盯着天棚：“我红的时候你也应该能红了，到时候我他妈
开个最牛逼的个人演唱会，让他们看看我胡吗个到底有多牛逼！！金子～～到时
候你来给我当嘉宾吧？”

　　“呵呵……”我笑着捶了他一拳：“哥们到时候肯定比你还红，没有一百万
你请不动我……”

　　屋内烟雾缭绕，我和蚂蚱傻笑着坐在床上，透过烟雾，我好像看到了舞台下
那万千双挥动着的手臂……

　　大姨听说我想回家高兴极了，一边向我揭露音乐界的黑幕一边往我口袋里塞
了一千多块钱，末了眼圈红红的告诉我：“你妈跟我哭了好几次了，说想你。”

　　我红着脸从门洞里溜出来，蚂蚱鬼鬼祟祟的凑到我跟前：“借到没？”我点
点头。

　　蚂蚱高兴得跳了起来：“走走走，吃涮羊肉去。”

　　填饱了肚子，我和蚂蚱骑着破车溜溜哒哒往回走，蚂蚱忽然建议到马克西姆
看看，我想反正好久也没去了，去看看也不错，说不定那些摇滚爷爷们谁在呢。

　　马克西姆是我们摇滚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想当初我刚到北京第一个去的就是
那里呢。

　　在门口我和蚂蚱就遇到好多熟人，大家嘻嘻哈哈的交流着各自的信息。我刚
和波子聊两句就有人拍我肩膀：“金子！”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老瘦子：“呵，好
久不见啊瘦子，听说你组了个叫什么铁风筝的队南下淘金去了，怎么这么快就回
来了？”

　　瘦子连连摇头：“南方不行，呆了两天实在受不了了……对了金子，我和你
商量点事。”说着他把我拉到一边：“我有一朋友～～最近有点困难，你看你能
不能帮帮？”

　　我点点头：“说吧，能帮上我肯定帮。”

　　他嘿嘿笑着拍了拍我的胸脯：“够意思～～～他的队头两天散了，他单蹦一
个，想跑歌厅也跑不了，这不，断顿了，住也没地方住，你看在你那儿混几天怎
么样？”

　　我挠挠脑袋：“可我这两天打算退了房子回一趟家啊。”

　　“定日子了？”我摇摇头，瘦子看起来很是高兴：“你晚两天走不就结了？
帮哥们一把，上次我到内蒙去的时候那朋友没少帮我，如今人家有难我也不能在
一边干看着不是？你放心，等我帮他联系好了队他马上就搬出来，用不了多长时
间。“

　　我刚来北京时瘦子没少帮过我，如今看他着急的样子我能说不么？只好勉强
点点头：“好吧，哥哥一句话的事儿。”

　　瘦子乐得咧开了嘴，他歪头甩了甩一头长发：“够意思！”然后回头叫：
“格日勒！过来哥们给你介绍个兄弟。”

　　出乎我的意料，过来的竟然是个女人！

　　“这～～这位是？？”我看着瘦子。

　　瘦子呵呵一笑：“格日勒，蒙古族同胞，跟那演电影的蒙古大妈一个姓，对
了，人家格日勒可是贝斯手，击弦扣弦绝对震憾绝对牛逼！”

　　我还是没回过味来，难道说瘦子要我和一女人合住？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逢
女必上，难道就不怕我兽性发作强奸了她？看看这女人，高个长发，虽然看起来
挺瘦但长像可挺不赖，大眼红唇的。

　　瘦子还在滔滔不绝的介绍着，我光顾着端详她没怎么仔细听，直到格日勒把
手伸过来我才清醒，慌忙在她手上握了一下。

　　瘦子拍拍我的肩膀：“格日勒比你大，你得叫姐。好了，哥们儿一会还有排
练，你们聊。”说着转身就走，没走几步又回头：“我说小金子，没事别打咱们
格日勒的歪主意，人家摔跤可有一手～～～格日勒，有事儿呼我！”

　　我见格日勒背着把琴手里还拿着个包，便统统接过来背到肩上：“格～～～
这个～～姐，咱走吧。”

　　格日勒笑笑：“别叫姐了，叫我名字吧。”见我背着琴不舒服乱扭的样子，
她又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金子，麻烦你了。”

　　“没事儿，谁跟谁啊。”

　　跟蚂蚱说了一声，我便骑车带着格日勒回了家。进屋后格日勒捂嘴笑了起来
：“你这儿快赶上猪圈了。”说着便动手帮我收拾，我干笑着放下东西坐下来看
她收拾屋子。不一会儿，我看着她的背影发起呆来：刚才在外面没注意到，如今
在灯光下才发现原来清瘦的她却有个丰满异常的屁股！

　　格日勒整理好我的床，我见她转过身子忙把目光收回来。格日勒也没注意到
我的红脸，而是对我钉在四面墙上的棉被打量起来：“用来隔音的吗？”

　　“嗯嗯嗯～～”

　　我连连点头：“邻居嫌我吵，只好用棉被将就一下，多少能隔点音。”

　　“对了。”我起身在抽屉里翻出一捆铁丝：“我来做个隔断，你过来帮帮我。”

　　在她的帮助下我将屋子用三条床单一分为二，里面是她的，外屋我住，又从
床上抽出一条草垫子给自己做了个地铺，床当然得让女人睡。

　　格日勒看起来很疲倦，于是我们洗过之后就关灯睡了。

　　不知道她有没有睡好，我反正是睡不着，在知道里面有一个漂亮女人睡觉的
情况下，我压了很久的欲火终于爆发出来。于是我堕落的不停的想象着和格日勒
做爱，并整整打了一夜的手枪，直到凌晨我才迷迷糊糊的睡过去。

　　此后的几天，我和格日勒渐渐的熟悉了起来。

　　每天早晨她很早就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骚扰向来晚起的我。我十分不
满，但又毫无办法。

　　经过几天的偷偷观察，我发现格日勒的身材好到没有话说，她并不似给我的
第一印象般清瘦，而是相当丰润，大腿屁股十分结实，胸部也很丰满。后来我才

　　知道她原先是练舞蹈的。

　　观察的结果让我浑身的欲火燃烧得更加旺盛，每天夜里都闻着空气中她的味
道，听着她的呼吸声不停的手淫。但我从来不敢真的去打格日勒的主意，这不仅
是因为朋友嘱托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格日勒对我的信任。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呼蚂蚱，到各大高校去找崇拜摇滚的女学生们泄上一
火。

　　格日勒不是科班出身，从小也没有系统的接受过音乐教育，那时候她连五线
谱都认不全，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天份和灵气。

　　我从小练钢琴，后来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混过两年，格日勒知道了后十分
高兴，拉着我要拜师。我义不容辞的答应下来，从简入繁，开始比较系统正规教

　　她乐理知识和作曲理论。同时格日勒将她几年来创作的歌拿出来让我整理修
改。

　　转眼之间半个月过去了，格日勒一直刻苦而勤奋的学习练琴，但是整个人看
起来却越来越消沉，一双大眼睛里常常流露出一丝无奈和迷芒。

　　我十分了解她此时的心情，初来北京时的雄心壮志经过无数次的碰壁之后已
经完全烟消云散，加之对家的思念和艰苦的生活，想不丧失信心都难。但这一步
却是必须经历的，不然哪会有完整的生活体验？要知道有很多经典歌曲都是创作

　　者在这段人生的灰暗时期创作出来的。

　　我知道格日勒一直在托别人介绍歌厅，想尽快的摆脱现在吃闲饭的困境，象
她这样好强的女人是不会长久的寄人篱下的。但在这歌手泛滥的年代，没有背景
没有有能力的朋友，想找个挣钱的活几乎是不现实的。

　　我早已经忘了要回家的想法，如今要养活两张嘴，我不得不施展浑身解术去
挣钱。

　　我拼命的写歌，加班加点的泡在录音棚里给做专辑的歌手们伴奏……格日勒
想必早把这些看在眼里，因为我发现她已经不敢和我对视了，偶尔捕捉到她的眼
神，我发现那里面尽是——自卑。

　　和老浪从古哥的录音棚出来，我不由叹了口气，老浪奇怪的看看我：“叹什
么气啊？”

　　“哎……现在的钱是越来越不好挣了……”

　　老浪嘿嘿笑：“我说金子，你什么时候也他妈开始计较这些了？算了，不跟
你扯蛋了，哥们儿去树村（注二）看看，听说舌头他们又要组队了，你去不？”

　　我提着刚买来的两斤酱牛肉走进院子，刚进大门就听到格日勒在唱一首我没
听过的歌，歌是个小调，仔细的听来有着厚重的蒙古民歌痕迹。“……辽阔的草
原和那白发苍苍的牧羊人，憧憬着远方的希望，流浪的雄鹰孤独在天边飞翔，草
原何处是我的故乡……”

　　歌中的悲凉让我的心中也有些发酸，我推开门向她看去，发现她眼中闪烁的
泪花。

　　见到我，格日勒并没有向以往那样笑脸相迎，她的目光有些呆滞：“金子，
我～想回家……”

　　我忽然发起狠来，冲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一个耳光：“回家？那你的梦呢？理
想呢？

　　你他妈天天玩命练琴为的是什么？就这么放弃了？好，你滚！和你这种连点
挫折都受不了的丫头片子我没什么好说的，滚！！！“

　　我闷头闷脑的坐在床上，脑袋里完全成了一团浆糊。耳边一阵琐碎声传来，
过了一会，格日勒叫我：“金子，来吃饭吧。”

　　看看格日勒脸上的手印，我不由有些难过：“对不起，刚才我糊涂了。”

　　格日勒笑笑：“是我对不住你……谢谢你金子。”

　　我伸出手，在她脸上摸了摸：“格日勒，你能成功的。我相信你。”

　　也许我那一巴掌真的打醒了她，此刻格日勒眼中已经看不到以往的阴霾，她
把手盖到我的手背上，在她脸上轻轻抚动：“是，我一定会的，我相信你…来，
多吃点牛肉，最近你瘦了很多……”

　　我不由想起口袋里的钱，忙抽出一百来递给她：“明天要交租了，这个你先
拿着，买点必需品……我不方便买。”格日勒伸手接过，眼圈却又红了起来。

　　饭后格日勒开始练琴，我则蹲到院子里面抽烟：自从她来了之后我便不在房
间里抽烟了，怕影响她的嗓子。由于家里没有大米了，所以我晚饭没吃饱，抽过
了烟我到胡同口的小卖店里买了袋方便面回来，蹲在院子里一边看着星星边就着
凉水嚼着。

　　还没有吃完，我发现脖子里滴进了一滴雨水，我咒骂着摸摸脖子：“操，刚
才还他妈好好的，转眼就下，下你妈个逼啊下～～～”抬头一看，哪里是什么雨
水，原来是格日勒站在我身后。我跳了起来：“你又怎么了？没事儿总哭什么哭？
去！练琴去！！“

　　格日勒呜呜的哭出了声，她一把抱住我：“金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对谁都这样，你别磨磨唧唧的没完没了～～～～哎！你干嘛？拉我干什
么？”

　　格日勒把我拉进屋子，又转身把门反锁上，然后靠在门上死死的盯着我。我
的心脏不由砰砰乱跳了起来：“你～～你要干嘛？”

　　格日勒绕过我，来到床单隔断前，一把将分割我们“房间”的那几块床单撕
了下来，然后把我的枕头和被子抱到床上。

　　我再怎么傻也知道她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不由有些手足无措。格日勒整理好
了床后坐了下来：“金子，你过来。”

　　我摇摇头：“不，我不过去。”

　　她下床走到我眼前平静的看着我：“要我把你抱上床么？”

　　黑暗中的我彻底的撕下伪装，完全变成一只狼。我骑在格日勒身上双手胡乱
而又疯狂的在她柔软的肌肤上揉搓，嘴里喘着粗气，不停的在她高耸尖挺的乳房
上啃咬，偶尔抬头看看她，发现她正满怀柔情的看着我撕咬她的乳房。

　　我咽了口唾沫：“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什么保证都不能给你。”

　　她妩媚的一笑：“我也一样，什么保证都不能给你。”

　　我捏了捏她的乳头：“那还等什么那？来吧。”

　　格日勒忽然疯狂起来，她一把将我掀翻在床上，然后骑上我的腰，迅速的脱
下她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后狂撕我的衣服裤子，将我完全扒光后，格日勒用柔软

　　的唇在我身上各处吻了起来。

　　当她把我的鸡巴含到嘴里时，我呻吟了出来。

　　格日勒含糊的问：“舒服么？”

　　“舒服，太他妈舒服了。”我双手枕在头下，居高临下的观赏着她为我口交，
她的一头长发如墨云般铺散在我的胯间，只有在她抬高脑袋时我才能欣赏到鸡巴
在她那甜津津的大嘴中进出的样子，我伸手撩了撩她的头发：“明天去把头发铰
了吧，我看不清你给我裹鸡巴的样子。”

　　格日勒点点头，继续给我口交。我觉得也该为她做点什么，于是拍拍她的脑
袋，让她把身子转过来。格日勒顺从的把身子掉了个个儿，将两腿分跨在我的脑
袋两边。

　　我压了压她的屁股，她将胯又分开一些。黑暗中看不出格日勒阴部的模样，
只看到黑黑的一片，我抬抬头，把舌头伸出来向那里舔去。

　　一股成熟女人的浓郁肉香进入我的鼻腔，我深深的吸了一口，然后张大了嘴，
把她的整个阴部含了进去。

　　我们无休无止的为对方口交，一会我在上一会她在上，空气中充斥着放荡的
舔吮声。终于，我再也无法忍受欲泄不能的痛苦，停止在她阴部的撕咬，我哑着
嗓子说：“来躺下，让哥哥我把你就地正法！”

　　格日勒笑着翻身躺在我旁边，我将中指伸出冲她晃了晃：“ＦＵＣＫ　Ｙ－
ＯＵ！”

　　“去！”格日勒用脚蹬了我一下，然后把两腿分开。我顺手将手指深深的插
进她的阴道内。

　　阴道里面很窄，四壁的软肉带给我的手指一阵湿润温暖的感觉。我压了压她
的腿根：“再分开点儿。”格日勒便用双手握住两只脚腕，将双腿叉开到一个令
我吃惊的角度。

　　伸手摸摸她勃起的阴蒂，我淫笑着问：“常自摸吧？都他妈这么大了。”

　　格日勒格格笑着：“想男人了怎么办？又没钱找鸭子……呵呵，你少在那儿
淫笑，你自己不摸？有时候早晨起来看你旁边地上一滩一滩的，是不是手淫的时
候想着我那？”

　　我狠狠的把手指往她阴道内捅了捅：“可惜我那些儿女了，要早知道有这么
一天就存着了，一次性的都灌进你这小逼里多好。”

　　鸡巴已经硬得不能再硬，我停止调笑，把龟头对准她的小逼：“蒙古小母马，
我来给你配个种。”说着把鸡巴大力的推了进去。

　　格日勒不是处女，我也没指望她是个处女，但她确实很紧。跪在她大叉开的
两腿间我不停的挺动我的屁股，手还在她的阴蒂上揉捏个不停。不到五分钟格日
勒就让我摸得浑身乱扭，小逼里跟发了水灾似的，口中也哼哼唧唧的叫个不停。

　　我不为所动，还是不紧不慢的慢慢操慢慢摸，格日勒开始不满，嘟囔着什么
一把将我拉下趴到她身上，然后在我屁股上狠狠打了一巴掌：“怎么慢得跟牛似
的？快动啊。”

　　“喳！奴才尊旨！”我哼唧着开始狂操，上面用两手扭着她的脑袋和她热吻
不止，格日勒沉稳的带有磁性的呻吟声让我彻底的堵在她喉咙里。

　　我们死死的纠缠嘶叫着，把身心全部投入到这场哄哄烈烈的操逼运动之中，
我不停的抽插，她也不停的扭动屁股迎合，紧密的接触将我们身上的汗水混杂在
一起，此刻的床上再没有自卑再没有悲凉再没有眼泪，有的只是两个拼命追求生
理快感的男女。

　　大约干了有半个小时，在格日勒强烈抽搐的阴道里我的鸡巴终于痛快的喷出
了精液，感觉上量不少，估计装满个止咳糖浆的玻璃瓶子不成问题。

　　激情过后，格日勒昏昏睡去，看着她漂亮的脸，我不由有些悲哀，格日勒，
你真的爱我么？真的感激我么？为了所谓的狗屁理想混到这种地步，你开心么？

　　我知道她并没有爱上我，之所以和我操逼，不过是想找个心灵上的寄托，我
叹了口气，终于坚定了一直埋在心里的一个念头。

　　一夜的狂欢并没有让我起不来床，相反，我很早就起来了。到外面买回了几
根油条然后叫格日勒起床吃早饭。

　　格日勒还在熟睡，看来昨夜她的体力消耗的太大了。我将她露在被子外面白
藕般的手臂塞进被中，然后在她脸上轻轻吻了一下：“还不起来么？”

　　格日勒嘴角微微上扬，但却不肯睁开眼睛，惹得我扑上去一阵狂吻，她这才
娇笑着挣扎起来：“好啦好啦，我起来我起来。”

　　她坐了起来娇慵的伸了个懒腰，被子从她身上滑了下去，露出两只白得耀眼
的丰满乳房。我忍不住摸了两把：“格日勒，你们草原上的姑娘都这么丰满么？”

　　格日勒没有回答，一巴掌拍掉我的手，还给了我一个白眼，然后赤裸裸的站
了起来，顺手把我洗完搭在铁丝上一件短袖套在身上。

　　“你怎么连内裤都不穿？虽然天儿不冷，可怎么也是冬天啊！流鼻涕了我可
不给你擦。”格日勒脸一红：“我自己擦！不用你！”但还是把内裤套上了，又
披了件毛衣。

　　吃过早饭，我顺手从桌子上拿起纸笔，然后坐到合成器前，头两天听说高晓
松要出校园民谣的新专辑，我打算编两个拿去给他看看，说不定能骗几个钱呢。

　　但干坐了半天也憋不出个屁来，满脑子都是格日勒那两个白晃晃的乳房。我
叹口气，刚想站起来到院子里走走，忽然一对手臂从后面环住我：“怎么了？没
有灵感？”

　　我反手捏住她的屁股：“我脑袋里飞来飞去的都是你的大腿，你已经把我害
惨了，严重扼杀了我的创作激情。”

　　“嗯？那我赔给你好不好？”格日勒把下巴搭在我的肩膀上，一只小手慢慢
的从我衬裤前的开口里伸进去摸索着，最后将我的阳具解放到空气之中。

　　其实我的家伙从早晨起来就一直半软不硬的杵在裤裆里，如今让她这么一搞
越发的坚硬了。格日勒轻轻的握住它然后撸了起来：“是不是这样？”我闭上眼
睛，放松了全身的肌肉：“稍微快点……”格日勒加快了速度，另一只手则握住
我的阴囊缓揉起来。

　　在给我手淫的同时，格日勒用她的嘴含住我的耳垂，不住的用舌尖撩拨着。

　　我很快的就达到了高潮，呻吟着在格日勒双手的活动之下射了出来。一直到
我的脉动完全的结束格日勒也没有停止双手的活动，继续轻缓的抚弄着我的生殖
器。

　　“有灵感了么？”她在我的耳边轻轻问道。

　　高潮过后的眩晕中，我似乎真的抓住了些什么，马上便抓起笔写了起来。格
日勒见我开始工作，轻轻的离开我的身后，坐到床上静静的看着我。

　　很快我就将脑中的旋律记录下来，但哼了几遍发现十分平淡无味。“操！”

　　我不快的把纸揉成一团扔掉，看来今天是写不出什么玩意了。

　　这时，格日勒低沉而赋有磁性的歌声响了起来，旋律分明就是我刚才扔掉的
那个，不过格日勒将本来的６／８节奏改成４／４的，并且放慢了速度。

　 “有一个冬天温暖的午后时光也在此停留你的双眼装满了温柔让我有一幸福
的念头……“

　　接着她弹了一段散板ＳＯＬＯ，此时我已将身心投入到这情歌的意境里，脑
中自然的涌现出了不可抑制的激情，当她的ＳＯＬＯ刚一结束，我便脱口唱了出
来：“阳光照耀着温暖我心头从此不让寂寞停留但愿今生我们能牵手幸福才是唯
一的理由“

　　格日勒眼中放射着令我沉醉的目光，在我结束这段后，她轻轻的接着唱了下
去：“爱吧让我忘记所有伤口走吧时光不会再次停住来吧不再成为痛苦的借口去
吧不想再次追回在一个午后……“

　　我笑了，她也笑了。“打算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我问。

　　“叫它幸福好不好？”格日勒看起来已经重新的建立起了自信，这让我有些
自豪，也感到十分的高兴。

　　我走到她身边轻轻的抱住她：“格日勒，或许我还不是很了解你，但我知道，

　　一旦你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中——就象刚才一样。那么你的眼睛里就会有阳
光般

　　的笑容，你的歌声会让所有的人无所适从地被打动。格日勒，你很有天份，
只要你坚持下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相信我么？“

　　格日勒点点头。我抚着她的长发接着说道：“悲伤的调子不适合你，同样也
不适合很多别的人，所有的人都需要有向上的东西鼓励着去生活……答应我，不
要再去写那些悲伤的东西。”

　　格日勒静静的在我的怀里坐了很久，然后抬头看着我的眼睛，郑重的说：
“金子，我答应你，我永远都不会让别人在我的歌里听到悲伤。”

　　看到格日勒恢复了原本开朗的性格，我有种救人一命的成就感。谁知道呢，
也许就因为我，歌坛上又会出现一颗星星呢。但那是后话，目前填饱肚子才是最
重要的。

　　我还是努力的去钻录音棚，另外还托朋友给找了个酒吧去卖唱。偶尔也将格
日勒带到那里去唱上一两首歌：一个歌手是不能长时间离开舞台的，就象一个武
士不能离开刀一样。

　　转眼间，北京的春天到了。

　　白天录了一整天的音，我有些疲倦。但不知为何，一看到格日勒走进酒吧我
身上就又充满了活力，我冲着在酒吧角落里坐下的她挤了挤眼睛，更加卖力的唱
了起来。

　　一首歌结束，蚂蚱抱着吉它窜了上来：“哥们儿，今儿三子有事来不了了，
你给我弹贝斯吧。”我本想下去找格日勒亲热亲热，但蚂蚱死皮赖脸的拉着我不
放，无奈，只好客串一下贝斯手。

　　蚂蚱捏着嗓子唱了几首比较流行的歌，最后在一片嘘声中灰溜溜的下了台：
“这帮傻逼，这么牛逼的音乐都不会欣赏～～～”我可没有闲心听他絮叨，挣脱
出他的魔掌，三步并做两步窜到格日勒的旁边：“怎么样？成没？”

　　格日勒摇摇头：“没成，他们说不要女的。”

　　“操～～没关系，不要你是他们的损失，连罗琦还能混上主唱呢，我就不信
咱们格日勒不成，咱们慢慢再找。”说着我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有点受不了
了，您得帮帮我。”

　　格日勒白了我一眼：“你就不能想点别的事？”

　　“不能，我一见你就欲火焚身啊！来来来。”我把她拉到舞台后间的小房里，
反锁上门后，我急不可耐的脱下裤子掏出硬邦邦的鸡巴：“给我吹一下。”

　　格日勒跪了下去，在红得发紫龟头上闻了闻，向我一皱鼻子：“有味儿！”

　　说着便张口含了进去。我闭眼靠在门上，美美的享受了一会格日勒温暖湿润
的嘴，然后让她脱掉裤子弯下腰，从后面操进她的小逼里。

　　插了十来下，格日勒刚刚还略有些干涩的阴道内就开始流水了，而且越流越
多，一股股的顺着她丰满白嫩的大腿向下趟。我边抽插着边把中指含到嘴里润了
润然后按到她的肛门上，格日勒挣扎了几下：“别乱摸！”

　　“就摸一会儿～～～别乱动啊。”

　　我一手摁住她的屁股，中指往她的肛门里捅了捅：“今儿下午蚂蚱刚上了一
北大的妞，丫跟我说他没走前门，一上去就来个后门别棍，说是特爽。”

　　格日勒扭过涨得通红的小脸：“他就是一臭流氓，你少跟他学！”

　　我恬着脸说：“格日勒，让我也‘特爽’一下行不行？”说着就把鸡巴抽出
来顶到她的肛门上。

　　格日勒剧烈的挣扎起来：“不行！告诉你金子，你要是敢我跟你没完！”我
连忙软下来：“好好好，不行就不行。”待她一安静下来，我马上蹲下去，拼命
在她小逼上舔了起来。

　　格日勒“哎哎”了几声就不再动了，我掰开她的屁股蛋，把舌头顶在她肛门
上蠕动起来。“别～～别～～”她不安的扭动着屁股，我更加用力的舔了起来：
“格日勒，让我试一试吧？”

　　“不行！”

　　我再次用力，连连舔了十来下：“行不行？”

　　“不～～不行～”

　　我用力的拉开她的肛门，把舌尖插了进去搅了几下：“行不行？”

　　格日勒终于松了口：“回家～～回家再说，这里不行～～”

　　我嘿嘿一笑，重新站了起来：“可别到时候赖帐啊……”说着再次将龟头顶
进她的体内。

　　刚刚插了没几下，蚂蚱在门外叫：“金子～～快到你了，出来啊！”

　　“操！”我有些急，忙把鸡巴抽出来：“格日勒，快给我用嘴弄弄，来不及
了！”

　　格日勒转过身子，含住龟头用力的吮了起来。我尽量的放松身体，没多大功
夫就射了出来……

　　听我唱了几首歌后格日勒先回家去了。我急着给她后庭开苞，草草的结束了
表演，收拾好了家什正打算回家，打鼓的三儿忽然拉住我：“金子，有人想跟你
谈谈。”

　　“谁啊？”

　　“是臧哥。”

　　虽然当面见过不少活的腕儿，但我在臧天塑面前还是感到有些紧张。他笑眯
眯的看了我半天才开口：“兄弟歌写的不错。”

　　“哪里哪里，跟哥哥比不了。”

　　“我没夸你。三儿把你的东西拿给我看了，我打算要几个，你出个价吧。”

　　我看看他，然后点上一根烟：“哥哥看得起我，那我也不客气了。三百一个
吧。”

　　他点点头，一如既往的笑着，半天没有说话。

　　看着我默默的抽完了烟，他又开口了：“我队里的贝斯刚走人，你有没有兴
趣？”

　　心脏瞬间紧缩了一下，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进入他的乐队就表示我将
彻底告别地下摇滚的圈子，通过他，我可以尽快的实现我原先的梦想，我将有很
多红的机会～～但是——在和格日勒发生肉体关系的那天，我已经下了离开北京
的决心，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再适合这里，我已经失去了对摇滚的热情。之所以还
没有走，是因为我得为格日勒找到出路——最起码得给她找到个能填饱肚子的工
作。

　　我没有说话。虽然下了要走的决心，但眼前的诱惑是难以割舍的。默默的想
了很久，我终于下了决心。

　　“臧哥，我想求您一件事。”

　　“说吧。”他抱着胳膊看着我。

　　“我认识一个草原上来的姑娘，也是贝斯手。她很有天份，歌写得也很棒，
但就是没有机会。我想～～请你给她个机会，或者说把我的机会让给她。”

　　他看了我好半天：“那你呢？我这里只有一个位置。”

　　我点点头：“她和我不一样，我除了玩摇滚还有另外一条路，但她没有，除
了音乐她什么都没有。”

　　臧哥似乎了解了，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吧。回头我联系她。”说着他
站了起来，重重的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好样的。”

　　看着他宽大的背影，我的心情有些乱，我知道已经到了该离开北京的时候了。

　　蚂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旁边，他给我递过一根烟：“你～要走了？”

　　我点点头，看了看他：“蚂蚱，陪我到老古那里去一趟。”

　　敲了半天门里面才有动静，一个女声传了出来：“找谁？”

　　“找古镛的。”

　　门开了，一张清秀的小脸从门缝里露了出来：“是要录音吗？古哥刚睡，你
明天来好不好？”

　　“老古！！！”蚂蚱扯开嗓子叫了起来：“来活儿了！快接客啊！！”

　　“我操！大半夜的嚎什么丧啊？”老古嘟囔着打开门，顺手在只穿着件衬衫
露着两条雪白大腿的姑娘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没事儿，是我哥们，你先去睡吧。”

　　姑娘白了我们一眼：“那你快点儿啊。”说完扭着屁股进房去了。

　　“小妞不错啊。”蚂蚱冲房门吹了声口哨：“哪儿找来的？”

　　“嘿嘿，中央院儿的（注三），身材不错吧？功夫更棒！最近一直在我这儿
给别人唱和声，感觉不错……这个以后再说，你们这么晚干什么来了？录音？”

　　对着麦克，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格日勒，我想我得走了。这是我早就决定好的事，你不要多想。本想当面
跟你道别，但还是算了，见了面反而不知道和你说什么好，再说我们就这样多少
带点遗憾的分开，都会彼此记忆得长久一点，你说不是么？那天听了你的歌——
就是草原的那首，总觉得太悲，我说过那不适合你，所以给你改了改，我现在唱
给你听听。”

　　老古把我和蚂蚱分轨录好的伴奏打开，我酝酿了一会儿，待前奏结束后唱了
起来：“无边的草原蓝蓝的天生长着绿色的希望分不清是溪水还是星星在闪烁心
中激荡只有回故乡啊……啊……茫茫的牧场和白发苍苍的牧羊人收获着自由的梦
想分不清是白云还是羊群在天边美丽善良只有我故乡啊……啊……“

　　清晨，我登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蚂蚱眼圈红红的，他在窗外扬了扬手中的
录音带，对我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

　　车开动的一刹那，我的心忽然象被撕裂般疼痛起来，脸上痒痒的，伸手一摸，
原来我早已泪流满面——这一瞬间，我发现了存于心中的爱。“格日勒…”

　　我对着窗外沉睡的北京喃喃的说：“……我爱你……”

　　已经好多年了，我已经忘掉了关于北京的很多，但不曾忘记过留在北京的那
段爱情，当然，我指的是我的爱，我不知道格日勒是否爱我。直到我收到已经成

　　名的蚂蚱——胡吗个给我邮寄来的两张碟。一张是叫做《新世纪》的格日勒
个人专辑，另外一张是２００１年新千年华语榜中榜的现场实况，格日勒获得了
神州最佳新人奖。

　　她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变，还象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模样，只是长发没有了。

　　致词过后，格日勒唱了她的歌：

　 “在一个冬天温暖的午后时光也在此停留你的双眼装满了温柔让我有了幸福
的念头阳光照耀着温暖我心头从此不让寂寞停留但愿今生我们能牵手幸福才是唯
一的理由爱吧让我忘记所有伤口走吧时光不会再次停住来吧不再成为痛苦的借口
去吧不想再次追回在一个午后“

　　这一刻，我的泪水涌上眼眶。

　　「ＴＨＥ　ＥＮＤ」
